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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开车从外地回南京，
从中山门进城。适逢夏季暴雨刚
歇，空气很清爽。天边乌云密布，
右方的紫金山上云雾缭绕，两边茂
盛的树木，绿得层次不同。栾树已
经在开花结果，鲜黄与橘红醒目耀
眼。体育公园的水塘饱满灵动，草
坪干净厚重，让我有立即下车去亲
近的欲望。回到家，也不顾疲累，
就推出自行车，背上双肩包，一路
疾驰而去——在南京，最美的地方
是这东郊，四时皆宜，老少通吃。
那是我随时会去放松紧绷的神经、
处理情绪垃圾的地方。

东郊是南京的心肺。我最爱
在阴雨天、下雪天，坐车到山脚
下，然后，从各个方位，探寻这里
的魅力密码，那是最放松与享受
的一件事。

往天文台方向攀登，蜿蜒的
盘山道有曲有折，其间，可以停在
半山腰，那里有一汪清水，三五钓
客正在默默钓鱼，披着斗篷雨衣，
有点孤舟蓑笠翁以及斜风细雨不
须归的味道。继续甩开两臂，一
路向上，濡湿的发丝与汗水相融，
空气里全是氧离子，简直要醉氧
——就那样跌跌撞撞到了山顶，
扑到栏杆边，大半个城市尽入眼
底。云雾缭绕间，高楼大厦好像
玩具城堡一般。一时间，是我真
实，还是眼底的城市真实？不禁
怔住了。雨丝缠绵，环绕着我与
大千世界，仿佛让我慢一点，不需
要想得那么清楚，只要知道天地
与我们同在即可。

下山的时候，有点虚脱，满腹
心事化作烟雨蒙蒙，飘散在梦幻般
的空气中。

想起了那一年，下大雪的早
晨，我与两位初识的朋友相约到
东郊赏雪。一步一滑，好不容易

在前湖相聚。两位都是新认识
的，其中一位穿薄呢大衣，领口里
面是件无领T恤，高跟靴在雪地
里一踩一个坑，另一位却一直和
我们若即若离，也说不上几句
话。“高跟靴女生”脸上冻得红扑
扑，擦着鲜红的唇膏。我想，我与
她是多么不同的两类人，能够在
雪天共赏雪景，是多么奇妙的连
接。我们沿着湖边行走，雪地与
泥地胶着，湿滑不堪。绕了大半
个湖，钻出小树林，走到大路上，
又闪往紫霞湖，每个人口里都喷
着白气，汗湿了衣襟。“高跟靴女
生”给了我一个灿烂的笑颜：“东
郊这地方，我们小时候常来玩，是
我们的游乐场。”

太阳很快出来，雪化了大
半。江南雪稍纵即逝。坐在流徽
榭歇脚，一潭静水默默无语，对面
的山林树梢上还有残雪，仿佛是
树枝戴着白帽子。后来我们只在
镜头中找到了一点点雪的痕迹。

“高跟靴女生”从此与我一直关系
紧密，成了我的好朋友，而若即若
离的那一位，最终和我们再无连
接。世事难料，这就是缘分吧。

有时会有喜欢四处窜的旅游
狂友在微信朋友圈骚扰我的神
经：我们正在某某处吃什么喝什
么，晒太阳观景色……我不为所
动。身未动，心已远。我就在自
己的城市里，努力工作，认真生
活。城市也给我随时可以亲近的
自然世界，每一条暴走的马路，每
一个街边的小公园，都可以让我
舒展身心。而南京的骄傲，我们
的挚爱——东郊，则蕴藏无限生
机，随时给我慰藉与恩宠、勇气与
力量。我的旅行，随时可以展
开。千山万水，近在眼前。

周水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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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水千山 近在眼前

身未动，心已远。我们在自

己的城市里努力工作，认真生活，

城市也给予我们随时可以亲近的

大自然，让我们可以暴走、可以登

临、可以舒展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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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前
西湖“小先生”教育法

在中国传统乡村里，像晏公庙这
样的地方，常常也兼带着娱乐的功能，
进门就是一个戏台。戏台前面是一个
天井，三面环绕着一圈平房，正对着戏
台的那间，供奉着晏公及其他神像。

20 世纪 20 年代末，翁家山小学
就设在庙里。而翁家山乡村普及教
育的发起人，正是教育学家陶行知先
生。1934 年，陶行知几次来到翁家
山，通过自己的学生白动生来推行他
的“小先生”教育法，践行他“乡村教
育”的理想。

所谓“小先生”教育，就是让在校
的小学生做小先生，将学到的知识回
去再教给他们的父母家人。成年人劳
作辛苦，晚上办夜校效果不理想，尤其
是妇女，不愿意出来抛头露面，且当时
的老师大多是男的，上门去教也有诸
多不便。

陶行知的“小先生”教育法恰好解
决了这些问题。学生放学回到家里，无
论是灶台边，还是饭桌上，都可以教学。
十岁左右的孩子，即便是大姑娘小媳妇
的闺房，也可以随意进出，百无禁忌。

教学之余，白动生一直要求学生
们记日记，自己经常漏夜为学生批改
日记。渐渐地他发现，孩子们的日记
生动地反映出了这些年的教育成果，
于是萌生了将学生日记编辑成书的想
法。他选了八个学生的日记，修编成
书，取名《西湖小先生》，将书稿寄给了
陶行知。

陶行知看了书稿后非常高兴，将书
名改为《西湖八小孩日记》，推荐给上海
儿童书店出版，并在书的扉页上题词：

“这是一部有意义的孩子们的书。”
的确，书中的一篇篇日记，都是

“小先生”的真实描写。其中有一则日
记这样写道：“这两天，有些小先生已
经把《老少通》第一本教完了，第二本
陶先生还没有编出来……今天我们编
了一课就是翁家山。翁家山，好地方，
春天茶叶好，秋天桂花香。人人都姓
翁，人人都务农，没有一个懒惰汉。”

小先生们的教材大都是陶行知亲
自编写的，课本名称就叫《老少通》，内
容是启蒙式的，易懂、好记。比如第一
课：青菜。第二课：青菜汤。第三课：
豆腐。第四课：豆腐汤。第五课：青菜
豆腐汤……

今天看来，让人有点忍俊不禁。
大师，从青菜豆腐开始写，而农妇，从
青菜豆腐开始学。

绝不能小看了这“青菜豆腐汤”。
彼时，“开启民智”是中国的希望，是中
国现代化的起跑点。正是在青菜豆腐
之间，先行者的努力从这里起步，蒙昧
的双眼也由此开启……

飞塔中天起
清秋骋望来

如今的翁家山，已不见晏公庙。
一幢幢新颖别致的小楼掩映在花木
扶疏之中，一片片青翠鲜绿的茶地散
发出沁人心脾的芳香，一派现代化新
农村的景象，而“西湖八小孩”壁画墙
和陶行知题字碑，依然向人们述说着
昔日这段动人的历史。

每每周末，不少杭州人会来到
山上坐一坐，喝杯茶。有心人一坐，
便坐出了故事：“那一年，我在一家
茶农的庭院里，看到一块砖头，有

‘南高峰’字样，心中念念不忘。西
湖十景有‘双峰插云’，皆因南高峰
北高峰上各有一塔，跳出群山。双
塔早已不存，难不成，这是一块残存
的塔砖？”

这位朋友第二天又上山，经户
主同意，得以细心察看这块砖头。
只见砖上印着“西湖南高峰宝塔砖”
八个大字，另一面是“汤溪天宁寺住
持释子信华”等 30 多个文字，还有
一枚模糊的印章。砖头呈灰色，重
约 20 斤，厚约 10 厘米，长 32 厘米，
宽左边 18 厘米、右边 17 厘米。显然
是一块塔砖。

时年 86 岁的户主翁小蛇，说到
砖头滔滔不绝：“南高峰上以前有塔
有庙，我小时候还在塔址废墟上玩
过。20 世纪 50 年代，生产队要建房
子，大家去山上挑砖头，我能挑六块
砖头，中途还要歇一歇。我还记得
砖头上都有文字……”

翻资料才知，南高峰塔屡毁屡
建，明代万历年间遭雷击损毁，仅存
塔址及塔刹，清以后尽圮无存。

如今，从翁家山往南高峰走去
大约十分钟，便能登临山顶。见不
到古塔插云，在塔基原址上，一亭
拔地而起，亭名“骋望”，取自明田
汝成的诗句——“飞塔中天起，清秋
骋望来”。

南京明城墙玄武门、玄武湖与紫金山遥相呼应。 新华社资料图片

陶行知为西湖“小先生”所写笔迹。

翁家山的茶农在采摘今年首批西湖龙井茶。

紫金山麓的前湖公园水天一色。

西湖十景“双峰插云”之南高蜂山门。

南坡北坡
十上十下

骑友们也把这里当成了根据
地，一边歇脚一边聊天。男男女女、
老老少少，谈的东西无非就是谁、
谁、谁骑上来几分钟，然后有人感叹
自己进步了，有人感叹几天不骑水
平又下降了。

骑行这事儿，真的不分年龄、性
别、职业。有一次我认识了在杭州
开24路公交车的司机吴旭华，骑南
坡的最快成绩是5分钟。

全杭州开车最快的公交车司机
是谁？从来没比过，把安全驾驶、礼
貌行车奉为行业准则的公交公司绝
不会搞这样的竞赛。但全杭州骑车
最快的公交车司机是谁？我个人认
为，不出意外，非他莫属。

只要没有恶劣天气，一般情况
下，吴旭华每天都要花两个小时进
行训练，不停地从南北坡上下翁家
山。骑车对于吴旭华最大的改变，
是他再也不搓麻将了。

让吴旭华骄傲的是，他曾代表
一支业余车队参加了在新疆举行的
环赛里木湖公路赛，这是国内业余
自行车最高水平的较量，四十多岁
的他被很多选手称为“大叔”，但最
终成绩相当不错。

当然，除了吴旭华这样的业余
高手外，更多的只是普通爱好者。
骑翁家山，体力好的可以骑个“十
上十下”，而骑到一半推上来的也
有人在。

为什么骑行翁家山？一千个人
恐怕会有一千个理由，但说到底无
非是两点，一是健身，二是减肥，挥
洒了汗水，也收获了健康与多巴胺，
倒也应了《西湖八小孩日记》里的那
句话——“翁家山，好地方，没有一
个懒惰汉。”

吴卓平/文

骑行爱好者的
“环法赛道”

如果说，白天的翁家
山是游客的天下，那么到
了晚上，这里就成了骑行
爱好者的天堂。还记得几
年前的一个夏天，高温连
破纪录，甚至达到40摄氏
度。我连续几个傍晚骑着
自行车上山，那炙热与黏
稠的记忆，至今犹新。

当夜幕降临，龙井路
上的机动车流量较白天
明显减少，空旷的马路稍
显寂静，传入耳中的只有
草 丛 中 的 虫 鸣 与 蛙 叫 。
路上闪烁的一盏盏自行
车尾灯让人眼花缭乱，没
错，他们的主人都是清一
色的夜骑人。有的三五
成群，有的单枪匹马，但
让人一眼就能辨别，因为
每个人都有一副酷酷的
行头，五颜六色的骑行服和各
式头盔。

翁家山可谓本塘骑行的
终极胜地，从龙井的南坡和
北 坡 都 可 以 抵 达 这 里 。“ 北
坡”从春夏秋冬茶馆开始，到
翁家山顶，全程约 2.5 公里；

“南坡”从满陇度假酒店门口
到翁家山顶这段路，全长约
2.2 公里。

在本塘骑行爱好者心目
中，翁家山也是犹如“环法赛
道”般的存在。要知道，拥有百
年历史的“环法大赛”一直以经
典且残酷的山地爬坡赛程闻名
于世，而翁家山的南北两条山
路，尽管迷你，却与“环法赛道”
有几分形似。

正因为如此，甚至有不少
萧山和滨江的骑友，专程骑车
来到这里，上上下下骑几个来
回，只为体验这山地爬坡的感
觉。

正常情况下，一个没有多
少骑行经验的“菜鸟”骑上去需
十二三分钟，而“高手”用时则
几乎只要一半。南坡路程短，
但坡度长而高，北坡路程长，却
是小缓坡。一般骑友会选择
南、北坡各骑一趟。

但凡天气热起来，来这里
骑车的人就越来越多，“每天晚
上都有七八百人吧。”在翁家山
顶开杂货店的翁大姐很有发言
权，一到晚上，她店门前就成了
骑友交流的场所，这里刚好有
几条石凳、一张桌子，人多时，
她也会从店里拿出几把椅子招
呼大家坐。

翁家山可谓杭州骑行胜地。

在杭州，无论什么季节，满觉陇路总是郁郁葱葱。蜿蜒而上，路被两侧的

大树包裹得只能漏下星星点点斑驳的阳光。

比起人潮涌动的西湖景区，这里似乎能让人瞬间忘记自己依然身处城市

中心。而一个转身的距离，便已行至翁家山，到达郁达夫的小说《迟桂花》描写

的山野风光之地——“我看见了已经满过半弓的月亮，心里正在羡慕翁则生她

们老家的处地深幽，而从背后又吹来了一阵微风，里面竟含满着一种说不出的

撩人的桂花香气。原来这儿到这时候还有桂花！”

百年前的翁家山，的确是一片山野之地。村里，大多是泥墙与茅屋，最气

派的建筑便是晏公庙。晏公何许人也，有一种说法，是早先从福建迁来的翁家

山人的祖先。


